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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野外，人们把我们的祖先叫

‘原鸡’。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时候，人们开始把原鸡驯
养为家鸡。当然，一开始时的家鸡还带有原鸡的特征，体形瘦
长、翅膀矫健。2000年过去了，才渐渐地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样
子……”鸡国老说。

那时候，小鸡皮皮来到世间才50天，羽毛还没有长丰满。
前 49 天，它的眼睛是清澈而单纯的，里面只有欢乐，没有忧
伤。它一天到晚不是扑进草丛中捉虫就是飞上墙头，一刻都
没有安静的时候。但到第50天时，它突然变得沉静了，它的眼
里写满了忧伤和哀怨，再也寻找不到欢乐了。这个晚上，它躺
在鸡国老的身边，问国老，母亲的结局就是它将来的结局吗？
它的母亲，一只大芦花鸡，在今天早晨被这家的女主人宰杀
了。母亲身上纷飞的羽毛和淋漓一地的鲜血让年幼的皮皮魂
飞魄散。这会儿，惊慌已随着白昼流逝了，它的眼里只剩下了
忧伤和哀怨。

向小鸡皮皮娓娓道来的国老是一只老雄鸡，它今年已经
7岁了，在这一群鸡里，它的寿命最长。与它同时出生的鸡以
及比它后出生两三年的鸡个个都挨了一刀，成为主人餐桌上
的一道佳肴。而它，似乎总能躲过灾难，它的头上就像有福星
高悬，太神奇了。在这群鸡中，它阅尽沧桑，什么都知道。群鸡
遇到不明白的事就向它讨教，遇到争论不休的问题时也请它
决断。当小鸡皮皮躺到它的身边，眼睛里注满忧伤时，它却以
一种超然的口吻对皮皮说，这是每只鸡的宿命，每只鸡的最
终结局都是在人间“挨一刀”的。“当然，我们的祖先不是，它
们是生活在野外的原鸡。”鸡国老说。

“原来我们的祖先能够像麻雀一样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
翔！”

“是这样的，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可我们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像麻雀那样飞翔了呢？”小鸡

皮皮问，“人们又没有把我们的翅膀捆起来。”
“退化了呗，一代鸡不用，两代鸡不用……长时间不用，

翅膀就渐渐地退化了。这说的是种族，对于个体来说，翅膀长
时间不用也会退化。譬如我，几年来，翅膀也没有扑腾过，现
在就是想扑腾也扑腾不起来了。”说着，鸡国老还扑扇了几下
翅膀。

“我要像麻雀那样飞起来，我要飞得高高的，我要飞到树
梢，飞到歹毒的人们怎么也够不到的地方。”小鸡皮皮噙着泪
发誓。

“你怎么可能像麻雀一样飞起来呢？”
“我要让自己的翅膀硬起来。”
“你怎么能让自己的翅膀硬起来呢？”
“从明天开始，我就练习飞翔。先往低处飞，飞过小灌木

丛，然后飞过高粱秆，飞过小树梢……”
“哦，好孩子，你的主意好新奇，这么多年还没有哪只鸡

有你这样的想法呢！你就飞吧。”国老累了，它费了半天口舌。
它垂下眼皮，回味起白天啄食的一只肥美的青虫，这会儿仍
觉得口舌生津。

二
皮皮说到做到，开始练习飞翔了。群鸡对此事都很感兴

趣，如果皮皮真能飞翔了，飞得像鸟儿一样高，它们的命运也
许就能改写了。作为鸡，谁不想活够期颐之年？谁愿意惨挨一
刀，成为人们桌上的美味？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这是它
们的宿命。但这一回，也许不一样了。所以，皮皮开始练习飞
翔的那天，群鸡都放弃了它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在草丛
中找虫子吃。它们甚至忘记了腹中的饥饿，在一旁兴致勃勃
地观看皮皮练习飞翔。和皮皮一起长大的小鸡花花和小鸡果
果也加入了皮皮的行列。

第三天，这一家的女主人发现了这群鸡的异常。这是一
位淳朴、善良的乡下女人，她与世无争、怜贫惜老，碰见乞丐
上门乞讨，她总要给乞丐装上满满一碗米。她从来不会欺负
弱者，走起路来，甚至都怕踩着了蚂蚁，她说蚂蚁也是一条生
命呢。可是，她却不怜惜她饲养的鸡，她觉得饲养这群鸡就是
用来下蛋或者宰杀了作为美味佳肴的，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
样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儿发现了群
鸡的异常，它们到底是着了什么魔？不去草丛中觅食，而是聚
在一起探头探脑的，究竟是干什么？她瞅了一眼，可又没瞅明
白，一气之下，拿起一根竹竿把聚集在一起的鸡轰散了。晚
上，她还忧心忡忡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男人白天在外面干了一天的活，这会儿躺在床上，直觉
得眼皮发沉，他说：“睡吧，睡吧，老婆子。兴许是遇见黄鼠狼
了，黄鼠狼一出来，不就鸡飞狗跳的吗？”

“可哪有黄鼠狼啊？我只看见它们聚集在一个地方，像看
戏似的，有几只小鸡，还张着翅膀，扑扇来扑扇去的。”女主人
说。

“哦？唉！那不过是一帮小鸡仔儿精力旺盛呗。你看我们
家的铁蛋儿，一天到晚，浑身的劲使不完。而我们家春雨，大
姑娘家了，就是想让她疯都疯不成呢。”

“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睡吧，睡吧，晚上，它们不都回鸡舍了吗？”
“回倒是回来了……”
“就是啊，难不成一群鸡还会翻了天？”男人说完，鼾声立

刻响起来，伴着男人的鼾声，女人也甜美地睡着了。

三
晚上，这群鸡也没闲着。大伙闹腾腾的当儿，国老“吭、

吭”地清了两声嗓子。国老一清嗓子，群鸡就安静下来，一起
把将头冲向国老，显出聚精会神的样子。国老说：“大伙儿都
看见了，今天女主人不高兴了，还拿起竹竿轰赶我们，女主人
拿竹竿轰赶我们的次数是很少的。”

“如果女主人不高兴，后果是很严重的。”一只鸡附和着
说。

“我们当中的一位死定了，这都是皮皮惹的祸。”另一只
鸡说。

“是啊，也许有祸事呢。你们得记住，以后凡是女主人高
兴的事，我们就去做。凡是女主人不高兴的事，我们就尽量不
要去做。”国老说，“皮皮也不要再练了。”

“做事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而且我还没有到半途呢！我
一定要练习飞翔，不光是我，还有花花和果果。”皮皮语气很
坚定。

“皮皮，我不想再练了，我练了三天，连一只幼小的麻雀
也比不过，它还嘲笑我，我快要累死了，又惹得女主人不高
兴……”小鸡花花吞吞吐吐地说。

“当初是你主动找我的，你不练就不练吧，反正还有果果
跟我在一起。”小鸡皮皮有些恼火。

“对不起，皮皮，我也不练了。刚才国老已经说了，我们不
要做女主人不高兴的事。而且，皮皮姐，我觉得我们这些鸡怎
么练也是飞不高的，昨天有只麻雀，也许就是嘲笑花花的那
只小麻雀的爸爸吧，它说鸡的祖先虽然会飞，但也不能像鸟
儿一样在空中盘旋，只能是从高处飞到低处……所以，皮皮
姐，你就别练了。”

“我怎么能不练呢？果果，我们今天不是还说得好好的
吗？你还说要和我一起坚持到底的呀！”皮皮的脸涨得通红。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不智也。”果果低声说。
“那什么叫智呀？”皮皮气恼地问。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识时务者为俊杰。以我的

经验来看，花花和果果的选择是浪子回头，对！”国老的声音
虽然不大，却不怒自威。

四
3天后，只剩下我们的小鸡皮皮独个儿在练习飞翔了。这

真是一只顽固的小鸡啊！它一遍一遍地在小灌木丛那儿练
习，小灌木丛里面遍布荆棘，这些荆棘让小鸡皮皮遍体鳞伤，
羽毛被扯掉了许多。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花花和果果已经出落成美丽的小
母鸡了。好几只小雄鸡围着它们转，为了争风吃醋，几只小雄
鸡还互相打架，有时候打得头破血流。可是没有一只小雄鸡
会关注皮皮。

皮皮长得太瘦小了。它为了自己的梦练习飞翔，耽误了
在草丛中找虫子吃，营养跟不上来，发育就不良，干巴枯瘦，
羽毛都像被火燎过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皮皮，你可别再折腾了，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等女主人
来宰杀，你的小命就先丢了。”小鸡花花和果果好心地说。它
们毕竟曾经是好姐妹，花花和果果觉得有必要善意地提醒皮
皮。

“什么叫折腾啊？哼！”皮皮并不领情，皮皮说，“就算是折
腾吧，如果今天不折腾自己，明天就会被人折腾。要想摆脱人
的折腾，惟一的路，就是学会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地飞翔。
鸡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们就打扮得像花蝴蝶一样勾引那些
小雄鸡吧……”

“那你就自由地飞翔吧。”小鸡花花没好气地说。
“我们期待你能早一天自由地飞翔。”小鸡果果气哼哼地

说。它们之间的非常友谊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五
皮皮的努力不会没有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杵也能

磨成针”。终于有一天，皮皮能够自如地飞过小灌木丛了，它
飞过高粱秆了，它还飞上了一棵小树的树梢，虽然这棵树只
有房檐那么高。但这些已给了皮皮极大的信心，它想，既然能
飞上小树梢，还怕飞不上高大的树梢吗？只要它有一颗锲而
不舍的心，能够坚持到底。

皮皮飞上小树梢的这天，花花和果果已经为女主人产下
了第10枚蛋。这天晚上，女人躺在床上，对男人说：“他爹，有
一只淘气的小鸡一天到晚上天入地的，到现在还没长齐全，
还没产下一只蛋。我寻思着吧，明儿把它杀了，给你补补身
子。”

“我身体这么棒，用补啥啊？倒是你，最近又瘦了，要补也
得给你补身子。不过，那只小鸡崽子，兴许下蛋晚点儿，要不
等几天再看看？”男人说。

“他爹，听你的，那就等几天再看吧。”女人说，女人希望
自己饲养的鸡多下蛋，鸡蛋换来的钱能贴补家里的花销呢。

善于察言观色的国老，这些天已经注意到了女主人看皮
皮时的眼神有些独特。国老觉得自己有必要找皮皮谈谈了，
这是一只有水平的老雄鸡，它懂得要让别的鸡心服口服地接
受自己的观点，需要春风化雨，需要循循善诱。所以，它先夸
奖皮皮：“皮皮，你真是个有毅力的好孩子，这么多的鸡都不
如你，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志向的孩子。”

“哪里呀。”
国老的话，把皮皮说得害羞起来。国老见皮皮害羞了，爷

爷似地问：“皮皮呀，你练习飞翔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多活几
年，能够颐养天年吧？”

“是啊，我们这些鸡为什么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要把
自己的命运交到人的手上呢？”

“你说得真好，这的确是一个纠结的问题。可是，现在我
担心哪，如果你再这么练下去，不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
且还会提前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女主人的手上呢！”

“您的意思是说？”
“这些天，我看女主人看你时，眼神里有一丝诧异、失望

和伤心，那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皮皮，你可要好自为之
啊。”

听了国老的话，小鸡皮皮不寒而栗，它一下子觉出了灾
难的来临。它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它得抓紧。只要在灾难
来临之前，飞上高大的树梢，它就可以像鸟儿们一样，从此不
再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人的手上。

六
皮皮加快了练习的进度。时间在它的眼里，是用秒来计

算的。它的体形一天比一天瘦小，翅膀一天比一天矫健。它时
刻处在危机的边缘，百倍小心地提防着女主人。

有天早晨，女主人一打开鸡舍的门，它就像一支离弦的
箭射了出去。这让女人觉得，要想把这只怪怪的小鸡抓住，还
得使用一点手段呢。但女人并不打算今天就抓它，今天庄稼
地里还有许多活儿要干呢！

皮皮飞来飞去的，它的行为让鸟儿们也感到好奇。有几
只按捺不住好奇心向它打听，它这是干什么？皮皮没有更多
的时间，它只能言简意赅地回答。它的意思是说它这么做是
源于生存的忧患，是对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恐惧。

听完皮皮的话，这些鸟雀们都笑了起来。一只小麻雀告
诉皮皮：“你们多好啊，有人饲养着你们，还有专门的鸡舍，风
不吹雨不打的，好比是吃皇粮的，你还想学草野的我们？我们
羡慕你们还来不及呢！”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父兄姐妹总是免不了挨
一刀！”小鸡皮皮生气地说。它有些瞧不起它们了。

“挨一刀算什么啊。”有只小麻雀说：“我们生活在草野，
缺少人类的庇护，还有被冻死的、被毒死的、被饿死的、被小
孩用弹弓射死的、被老鹰掐死的呢。”

“那是因为你们太瘦弱了，你们的巢也多垒在低处。如果
我学会飞翔，我要做一只大鸟，我的巢至少要垒到喜鹊巢那

样的高度，小孩子的弹弓根本射不到。只是，只是我现在还不
能飞到喜鹊那样的高度。”

“这个简单，那我们帮你啊。”一群小喜鹊说。
“你们怎么帮我啊？”皮皮好奇地问。
“我们一起衔起你的羽毛，你就会和我们一起飞了。”这

群小喜鹊说完，真的一起衔起了皮皮的羽毛。皮皮跟着它们
一起飞到了一棵高高的树梢。一阵风吹来，树梢剧烈地摇晃
起来，皮皮险些掉下去，它赶紧用双爪抓牢了树枝，一阵头晕
目眩，好在这阵风很快过去了。皮皮站在高高的树梢，头顶上
蔚蓝的天空飘着白云，极目四野，它能看见好多的东西，甚至
能看得见女主人在田野里忙碌的身影，皮皮就忘记了方才小
小的不愉快。

“做一只喜鹊原来是这么的幸福啊！”皮皮高兴地对身旁
一只美丽的花喜鹊说。那些小麻雀们真是太鼠目寸光了，它
们飞得那么低，它们的生活理想怎么能和这些喜鹊比呢。

“什么叫幸福呢？对于我们鸟类来说，我想，只要能衣食
无忧，自由地飞翔就是幸福吧。”那只花喜鹊说。

“你满足于现状吗？”皮皮问。
“啊……”那只喜鹊还来不及说话，突然惨叫一声，一个

跟头从树梢翻落下去。原来有人用猎枪冲着树梢放了一枪，
其他的鸟儿惊叫着四处飞散。出于逃生的本能，皮皮从这棵
树梢跳到另一棵树梢，又从那棵树梢仓皇落地……皮皮的魂
儿都惊走了。

七
惊魂未定的皮皮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鸡群，这一下它失去

斗志了，原来做一只鸟也是那么惊险。它可不想再学鸟的飞
翔了，既然是一只鸡，那么就应该活得像只鸡的样子，过鸡那
样的生活。

皮皮在学飞翔的期间，花花和果果已经下了许多只蛋
了，它们早已成了两只丰韵的小母鸡了。而可怜的皮皮却还
没有发育完全，它的生活要一切从头开始。对于走了弯路的
鸡，睿智的国老用“浪子回头金不换”来安慰它。

群鸡也都同情地关注皮皮。一开始，皮皮被这些充满同
情的言辞和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很快地，它就感到浑身
不自在。尤其是对花花和果果的同情感到不快。皮皮无疑是
一只优秀的鸡，而作为被同情的对象，又意味着它是一个可
怜的弱者，弱者怎么能和优秀沾边呢？这是一对纠缠不清的
矛盾，让皮皮感到很痛苦。

皮皮决定化解这对矛盾了，因为从心灵的角度而言，它
是一只优秀的鸡。皮皮决定先要活出个鸡样子来，它当然不
再练习飞翔了，它白天在草丛中专心致志地寻找虫子吃，这
使得它的身材很快丰韵起来，羽毛也渐渐闪耀出光泽，并且
光彩夺目起来。然后，它还学会了与一些小雄鸡打情骂俏。

有一天，花花对它说：“皮皮，我们不能光在草丛中挑虫
子吃，还得挑一些沙子吃，沙子能帮助我们消化。”

皮皮说：“真的吗？花花，我从来不吃沙子，我只吃虫子，
这么说我会消化不良吗？”

花花老老实实地说：“是啊，沙子能更好地磨碎食物，使
食物更好地消化吸收，沙子还能补充我们身上的钙……”

“可是花花，既然我营养不良，为什么身上的羽毛比你的
还亮呢？”

皮皮把花花问得哑口无言。
皮皮很快成为一只小母鸡了，它下的蛋比花花和果果的

都大，数量也比花花和果果的多。花花和果果每周只下 3 只
蛋，而皮皮每周下 5只蛋，偶尔的时候一周还能产 6只蛋。女
主人也开始青睐皮皮了。

群鸡除了在草丛中找些虫子吃外，女人有时也会改善一
下它们的生活，譬如说给它们撒一些谷粒儿，还有人吃剩下
的饭粒儿。皮皮那么能下蛋，女主人喂食时，每次都有意无意
地把谷粒儿或饭粒儿多抛些到皮皮的跟前。

群鸡很快地感受到了皮皮在女主人心目中的地位，花花
和果果又开始嫉妒起皮皮来了。

现在的皮皮在鸡群里，和别的鸡相处得并不是十分和
谐。皮皮成了一只自我感觉良好的鸡，它才不在乎别的鸡怎
么看它、怎么议论它呢！它有女主人宠着，就连国老也不敢拿
它怎么样！当然，皮皮也没有得意忘形，它对国老还是很尊重
的。

皮皮也反思自己走过来的路，觉得自己经历的坎坷才是
财富，这种经历不是弯路，更不是白白消磨时光。就拿自己练
习飞翔来说吧，一些平庸的鸡觉得，那是瞎折腾了许多日子。
皮皮却认为，自己并没有瞎折腾，它磨练了自己的意志，至少
锻炼了自己的体格。它现在的身手比任何一只鸡都敏捷，下
的蛋最多最大也是明证。虽然练习飞翔没有最终成功，但失
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皮皮现在够骄傲的了。

八
“时光如水，日月如梭”，一转眼小鸡皮皮3岁了。
皮皮3岁这年，女主人的女儿春雨有了一位如意的郎君。

这一天，这位新姑爷登门拜访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当地有一
句俗话，“新姑爷进门，小鸡掉魂”，意思是这群鸡里有一只鸡
今天要“挨一刀”了，虽然这“一刀”未必就要“挨”在皮皮身
上，不过，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风俗，对于非常满意的新姑爷，
家里要宰杀一只最好的鸡。这样的风俗，就让这“一刀”定格
在骄傲的皮皮身上了。

可怜的皮皮还不知道，厄运已经悄悄地降临在了自己的
头上。女主人先“咕咕”地唤着群鸡。女主人发出这种声音，通
常是呼唤它们进食的意思。果然，女主人高扬起手，谷粒像阵
雨一般地洒落到地面。群鸡蜂拥而至。女主人似乎和往日一
样，有意无意地把谷粒往皮皮的跟前多撒了一些。皮皮心安
理得地啄食起来。

厄运通常就是在心安理得的时候降临的，女主人悄悄地
走到了皮皮身边。皮皮也许没注意到，也许注意到了却没在
意，因为即使往最坏的方面想，今天有只鸡要挨一刀，挨一刀
也不会挨到它的身上呀。女主人不会傻到连本经济账都不会
算吧。

女人一把薅住了皮皮的翅膀。这是一只常年侍弄庄稼的
手，粗大而有力。皮皮刚被这只手薅住时有些发蒙，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但翅膀被薅住的疼痛立刻传遍全身，它恐慌起
来。它想挣脱开这种束缚，但它挣脱不开，它只能徒劳地在女
主人手掌下扑腾着。扑腾声可把群鸡吓坏了，有的嘴里刚啄
了一粒谷子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就吓得吐了出来。群鸡四散
而逃，有的甚至慌不择路，冲到了空地旁的小水沟里。

可怜的皮皮终于意识到自己挣扎的徒劳了，它向女主人
喊：“咯咯哒，咯咯哒……”意思是说：“我还会为您下好多好
多的蛋呢！我还会为您下好多好多的蛋呢！”

女人连想都不想，因为宰杀自己饲养的鸡是理所当然的
事。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多想吗？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拔掉了
皮皮喉管处的一簇羽毛，用刀切断了皮皮的喉管。可怜的小
鸡皮皮，在死亡来临时，它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九
皮皮被宰杀后，女人把它扔到厨屋后面的柴堆边，然后

抱了柴火塞进灶坑，点燃了火，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开，就要给
皮皮脱毛了。

皮皮的脑袋原本被女主人掖在两只翅膀之间，但它不甘
心就这么死去。柴堆边的皮皮，翅膀拼命地扑扇几下，它的脑
袋竟然从翅膀间解放出来了，这使得皮皮的死亡有了某种尊
严，它的死亡得以保持一种鸡的姿态。

时间是一针镇静剂，之前受了惊吓四处逃窜的群鸡，这
会儿见灾难并没有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就变得安详从容起
来，像绅士一样迈着步子。有几只胆大的鸡竟然走到柴堆边，
聚集到皮皮的尸首跟前。皮皮的脑袋从翅膀间解放出来的一
刹那，它们又吓了一跳，远远地跳开。但皮皮又无声无息了，
它们感到好奇，又慢慢聚集到柴堆边。

“原来皮皮刚死的时候，身子还会动。”一只鸡说。
“可不是吗，翅膀还会扑扇扑扇的，但扑扇不了两下。”另

一只鸡说，它为了表达得更形象，还张开自己的翅膀学着皮
皮的样子比划了起来。这只鸡平时就讲究语言与形体动作的
协调，它是群鸡里的演说家。

“那你得练好了，春节快要到了，也许轮到你挨刀了呢。”
又一只鸡对刚才的那只鸡调侃。

“你太坏了，下一个挨刀的是你，是你，就是你……”被调
侃的那只鸡扑向调侃的那只鸡，调侃的转身就跑，被调侃的
紧追不舍。别的鸡不明就里，纷纷打探它们打闹的缘由。转眼
间，女主人家的门前就呈现出一派“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的太平景象了。

但也有一些胆小的鸡忘不了皮皮死亡时的惨相。它们也
都毫无例外地知道自己的最终结局，只要它们不是死于瘟
疫、死于非命，皮皮的今天也就是它们的明天。所以，这个晚
上，虽然两只健忘或虽不健忘但却超脱的鸡在互相吹嘘自己
的羽毛多么地漂亮，让多少雄鸡拜倒在石榴裙下，却没有像
往常那样得到许多鸡的嘲讽。因为更多的鸡还在议论今天皮
皮死亡的事，并想能不能或多或少从皮皮的悲剧中吸取一些
有益的教训。可是这种哲理的东西，国老没有开讲，群鸡真不
知一时话从何说起。

“吭、吭、吭……”国老终于清了清嗓子，群鸡知道国老要
开讲了，大家都静了下来。

国老沉吟着说：“皮皮今年才3岁，从常理来看岁数不大，
又肯下蛋，一周能下5枚蛋，比花花和果果都多……”

小鸡花花和果果听得一缩脖子，只觉得头皮嗖嗖地发
麻。

有只鸡问：“那为什么皮皮却走在花花、果果的前面呢？”
国老又是“吭、吭、吭……”地清了清嗓子，它不急着揭开

谜底，它清完了嗓子，扫了一眼群鸡，发现大家都用迫切需要
启蒙的目光看自己，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不
长眼色呗！”

“皮皮怎么不长眼色呢？”群鸡问，这群鸡实在是太笨了。
国老很无奈，只好说，“它抢小主人碗里的饭吃，你们知

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这是一句一点哲理味都没有的话，
但让群鸡恍然大悟。

有一只聪明些的鸡抢着说：“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一次小
主人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吃饭，小主人吃饭，用女主人的话
说，是‘天一半、地一半’的，有好几只鸡，包括皮皮，还有我在
内，我们抢小主人掉到地上的米粒。我们只是抢小主人掉到
地上的米粒的，可皮皮就不一样了，它居然把嘴伸进小主人
的饭碗里，抢小主人碗里的饭。皮皮仗着自己能下蛋，得女主
人的宠！”

“皮皮这是得意忘形，它是该死了。”一只鸡有些伤感地
说。

“喂，抢小主人碗里的饭，还不至于身死。皮皮的死还有
另外一个原因。你们知道吗，中秋那天，皮皮跳上了供桌，吃
了女主人祭月的月饼。”另一只聪明的鸡说。它善于顺着国老
的思维出发，举一而反三。

“那皮皮是该死了，它怎么能跳上供桌呢？”
“即使它能跳上供桌，它怎么能吃女主人用来祭月的月

饼呢？如此看来女主人早就有杀它的心了。皮皮真是太皮
了……”

“唉！”
群鸡终于为皮皮的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为

自己的不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夜深了，鸡国老的眼皮
开始往下耷拉了。它本来还想说一句饱含哲理的话，“早起的
鸡有虫子吃。睡吧，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可群鸡的心病已
经消除了，一个个也就心宽宽地合上眼睡着了。鸡国老觉得
自己再说就是多余了，多余的话就没有哲理，只好无奈地咽
了咽唾沫，眼皮一合，它也睡着了。

第二天的太阳照样升起，鸡的世界依然五彩缤纷。男人
无意间看到那只很老的公鸡，笑着对女人说：“这只老鸡怎么
还在呢？它活得可够长的了。”

女人笑着说：“一只老公鸡，早年本想杀了，后来又没杀。
寻思着反正需要一只打鸣的公鸡，就这么养老了。现在杀了，
肉也难炖，不好吃了。他爹，我寻思着就让它那么活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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